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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调查

江苏盱眙县旱情实地调查

“旱灾是个钝刀子，察觉时已经皮开肉绽”

本报记者 李润文

实 习 生 慕宜君

素有 “一亩水面一亩滩” 之称的盱眙
县，最近竟因为旱灾以致“限时供水”，成为
全国关注的焦点。

盱眙县位于江苏北部、淮河下游，北临
洪泽湖。由于湖泊众多，地形独特，形成闭
合雨量圈，盱眙正处在这个雨量圈里。在过
去的每一轮水灾中，这里都是防汛的重点。

然而今年淮河水位持续下降，50年不
遇的大旱袭击了盱眙。5月25日， 有媒体报
道，因为干旱，盱眙县城限时供水。但其实，
盱眙的限时供水已经实行1个多月了。

大旱，影响了城里人的生活

5月25日16时，阴云密布，天气略感沉
闷，盱眙县东方批发市场人并不多。

老吴背着手在菜场转悠好几圈了，今
冬以来，菜价节节攀升，让仅靠一点退休金
生活的老吴日子越过越紧巴， 现在他买菜
总要多看几家。

抓起一把汤菜，老吴无奈地叹口气，从
前只要2毛钱就能买一把，现在要1块钱。上
海青以前卖1块2一斤，现在要卖3块了。

菜贩老张也很无奈：“都是天旱弄的，
从冬天到现在 ，都没下几场雨 ，现在80%
的菜都是从外地进，价格当然高 ，尤其是
绿叶菜，都比往年上涨了3到4倍。”

快到晚饭时间，顾客渐渐多起来，可多
数问问价格就摇头离开。

“家里停水了，厕所都没法冲 ，臭烘烘
的。”城里人老吴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旱
情。

东方批发市场边上， 有一整条街都在
卖水产，老朱的龙虾铺子就是其中之一。

市场的人不多，买虾的更少。老朱眯着
眼准备继续打盹。看到记者来，误以为是顾
客，赶忙起身招呼。

“今年龙虾无论大小都比去年贵了将
近10块钱。大虾今年40元一斤，小虾30元一
斤。没办法，天太旱了，盱眙本地旱，湖南湖
北等地也旱，外地虾来的也少，虾少，价格
就高。”

老朱说，“虾少，买的人也少，销量比以
前差多了。5月开始就进入卖龙虾的旺季
了，往年这会儿能卖到1000斤，今年这会儿
只卖了三四百斤，少了2/3。”

每年6月12日， 盱眙县都要举办龙虾
节。无论是养虾的，还是卖虾的，都能赚个

盆满钵满。
但今年老朱却没有信心：“估计到时候

或许再涨10块钱，买的人也会多点儿。但是
现在没虾，说啥都是空的。”

盱眙盛产小龙虾， 县城随处可见主营
小龙虾等河鲜的餐馆。因为停水，好多餐馆
开始用自备井供水， 餐馆老板们纷纷抱怨
生意不好。

记者随意走进一家店，里面黑乎乎的，
还没营业。老板娘说，“龙虾贵，菜也贵，今
年吃龙虾的人少了，再提价就没人来了，所
以也不敢提价。这样下去还赚什么啊，店都
没法开了。”

尽管用水紧张， 但对一些用水量大的
行业似乎并没有影响，宾馆、浴场、足浴店
仍然正常营业，许多老板表示，他们有自备
井，影响不大。

县城的一家四星级酒店， 门口挂着长
长的条幅，打着“洗浴中心大酬宾”、“欢迎
品尝小龙虾”的字样。

该酒店刘总监告诉记者，“因为物价上
涨，酒店利润缩水不少，但老总自己有很多
生意上的朋友，所以总体状况还好。”

全县农业减产两三成

5月27日上午，盱眙县河桥镇石岗村大
郢组。在248省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口都铺
着薄薄一层麦子。

顶着炎炎烈日， 站在烤得发烫的水泥
地上， 蒋中财正忙着把刚收回来的麦子摊
开晾晒。

“三亩二分地就收了这一点，还不到500
斤。”蒋中财说。

她身后还有一堆散落的带秆麦穗，一
亩地只收回一板车，“连100斤麦子都收不
到，还不够收割费呢，剩下7亩地都人工收
割吧”。

她揉开了一个五六厘米长的麦穗 ，
吹一口气，手掌里仅有10粒瘪瘪的麦粒。

她家7口人，老两口，加上女婿一家三
口，两个未出嫁的女儿。家里11亩地全种了
小麦，今年麦苗都长得稀稀拉拉。往年她家
可收1万斤麦子，今年估计只能收2000斤。

李玉珍今年74岁 ，患脑血栓，老伴儿
患肺结核 。儿媳妇几年前因病去世 ，留下
一双儿女 。因为生病 ，全家背了5万多元
的债，45岁的儿子是唯一的劳动力。

李玉珍叹口气 ，“家里全指望今年的
麦子，谁知道旱成这样。孙子初三了，学习
还不错。昨天开家长会，也没去。日子都快
过不下去了，还念什么书。”

采访中，聚集了10多位农民，他们中收
成最好的每亩地能收500斤，大多数人只能
收三四百斤， 往年他们可以收800到1000
斤，现在歉收六七成。因为土层太薄，河桥

镇只能种玉米， 他们只能指望玉米多收一
点。

“都是天太旱啊，地里裂的口子脚都能
伸进去。”一位刚从地里回来的70多岁老村
民磕掉鞋里的土说， 在他的记忆中， 只有
1966年出现过这样的旱情。

在248省道沿线， 一些麦田正在收割，
因为麦子太矮太稀， 许多麦穗从收割机刀
口散落下来，撒了一地。

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记者在观音
寺镇三官村船圹组看到，路边的麦田，高不
及膝盖，麦穗因干旱颜色发白，短短的麦穗
僵直地挺立着。

村民朱家宽的农田距离洪泽湖不到1
公里，往年不需要浇水每亩地可收1000斤，
去年增加了播种量，但天旱，出苗率才三分
之一，浇了两次水，估计收成也就300多斤。

朱家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 种子70
元 ； 机耕费 、 农田作业费 65元 ； 农药
15元 ； 水费10元； 收割费70元； 化肥170
元……每亩地成本400元， 收300斤小麦，
收入才300元。“今年每亩地要亏100块钱。”

三官村有8000亩耕地，其中，歉收六成

的达到1200亩。
盱眙县农委提供

的旱情报告显示 ：自
去年秋播以来， 长期
干旱少雨， 全县第一
季106万亩作物不同
程度受灾， 其中90万
亩小麦因旱生长量不

足， 株高比常年低了
5~10厘米， 预计减产
二到三成。

第二季作物也受

到旱情影响。6万亩水
稻秧苗有3万亩受旱，
分■减少 ；94万亩水
稻田有60万亩等水移
植，其中5万亩水田打
算种旱作物。

连续几天， 盱眙
县天气时阴时晴，总
感觉要下雨的样子 ，
农民们最终等来的却

是仅能打湿水泥路面

的几滴细雨。

渔业遭重创

龙虾大量减产

3年前，张阳根因
为内涝从大石山搬到

了大莲镇林场组 ，承
包了40多亩虾塘 ，是
当地数一数二的小龙

虾养殖大户。
“水引不进来，虾塘都干了。”张阳根带

着中国青年报记者查看自家的虾塘———虾

塘从3月就开始严重缺水，11个虾塘干了4
个；村里有4000多亩虾塘，已经有四五百亩
都干了。

3天前，他挖了一条沟，想把防汛堤里
的水引过来。因为水位太低，引水失败。

记者看到，仅剩的7个虾塘水深仅有一
尺，也面临干塘的危险。

张阳根连续拉起了十一二个虾网，有
一半虾网是空荡荡的， 其余的虾网里面都
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只小龙虾。

“没有水，虾都钻到洞里去了。”张阳根
说，龙虾养殖的水位要求在1米左右，水太
浅，池子就会变臭，虾就会长僵，颜色变成
深红，头大身体小，光长钳子不长肉。

4月养虾，5月开始捕捞，往年一天能产
二三十斤龙虾， 这个时候本钱都已经回来
了。今年产量大减，前几天还能捞四五斤，
当天他只捞到两斤虾；一半有五钱重，其他
的只有两三钱； 一半已经长僵了， 颜色通
红。

“除了1966年，还没这么旱过。”62岁的
张阳根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因为遭受涝
灾，他搬了4次家，他们经常修筑田间堤坝，
虾塘旁的堤坝比麦田高出1米多。4年前，内
涝淹没了田间道路，路基加高了80厘米。

去年因为南京“龙虾门”事件，虾农没
赚到多少钱，今年本来想大赚一笔，谁知遇
到了大旱。现在来收龙虾的人很多，每天都
有四五拨儿，但是天干，逮不到虾。

“水好的话能赚二三十万元呢，但是到
现在都没水，已经亏了1万多元。”张阳根蹲
在池塘边说。

在距离张阳根的虾塘不远处的大莲

湖，湖水后退了10多米，许多渔船搁浅在湖
底。

在沿途采访中，到处可见干涸的池塘，
许多河流见底。

记者了解到， 洪泽湖部分沿岸水面已
经“退后”七八百米，洪泽湖区水产养殖大
镇———老子山，湖区的7万亩芦苇全部露出
了水面，4.2万亩养殖水面缩水了近30%。

5月19日， 埋藏在水下300多年的明祖
陵地宫9个拱门突然露出了水面。自17世纪
黄河夺淮后， 明祖陵被淹没在水中， 直到
1963年被发现。

据明祖陵景区主任胡仁生介绍 ：当
年 ，发现明祖陵地宫有水 ，抽了好几天 ，
都没抽干 ，只好放弃 。近期 ，因为淮河水
位降低， 明祖陵埋在水下的城墙也露出
了水面， 地宫门两米多深的水也干了。为
了保护文物，他们只好拉了4车水回灌。

旱灾还在延续

从4月初开始，盱眙县自来水公司对居
民生活区施行限时供应措施， 每日12时至
18时停水。

“城里限时供水就这么多人关注，我们
的田都旱了大半年了， 怎么没人关注呀？”
旧铺镇一家饭店的老板娘说。

事实上，早在去年秋冬季节，旱灾就已
经露出端倪。相对于来势凶猛的水灾，旱灾
更像温水煮青蛙， 人们对旱灾的感知认识
相对滞后。

“旱情并没有媒体所说的那么严重，对
我们影响不大。”盱眙县水务局一位官员对
本报记者说。

尽管农业遭遇50多年来最严重的旱
情，但盱眙县委县政府一再向媒体表示，县
城并不缺水。

“县城限时供水主要是自来水厂供水
能力有限，新的水厂将在6月起用。”盱眙县
水务局副局长李国华说，近年来，盱眙城市
发展速度很快，城市人口达到了20万人，而
自来水厂每天的供应能力只有5万立方米，
新水厂自去年年底开始兴建， 建成后将达
到7.5万立方米。

水务局提供的水情报告显示， 自5月1
日以来， 淮河水位从12.58米开始持续下
降，到5月25日，淮河、洪泽湖水位已经降至
12.16米。在这25天内，盱眙县淮河段流入
流出差有16天是负值， 最高流量差达到了
32立方米/秒。

淮河沿线有三大湖泊， 淮河从盱眙流
出进入洪泽湖，再进入骆马湖、金湖，其中
洪泽湖最大，是国内第四大淡水湖。

作为江苏耕地面积最大， 人均耕地面
积最多的县， 盱眙实际上是个靠天吃饭的
地方，农业灌溉主要靠雨水。

盱眙境内地势西南高， 多丘陵； 东北
低、多平原；呈阶梯状倾斜，高差悬殊220多
米 ,年平均降水量1000毫米。沿淮河一线，
有许多圩区（地势比周边河流低），每到丰
水期， 盱眙都要集中防涝防汛。 每到枯水
期，就要大面积抗旱。

全县有大小123座水库，靠众多水库调
节水量。其中，龙王山水库是盱眙县最重要
的水库，灌区面积40万亩，占到全县耕地面
积的40%，另外还要每天供应5万立方米的
城市用水。

饱受水患的盱眙县水利设施建设较为

完备，有三级电灌站，8个一级，二三十个二
级、三级电灌站。防汛时，从圩区抽水；抗旱
时，从淮河提水。

今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强水利
设施建设， 盱眙县开始重建最大的电灌
站———清水坝电灌站， 没想到偏偏遇上了
大旱。

一位当地人说，对于农民来说，旱灾是
个钝刀子，察觉时已经皮开肉绽，来来回回
锯在身上，伤口越来越深，痛感越来越强。

旱情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
大家都等着明天下雨，日复一日，等到发现
时，旱情对农作物的影响已成定局。

5月6日，清水坝电灌站开始从淮河提
水，两台泵24个小时工作，每天引水43万
立方米，注入龙王山水库。二级站也开始
运转，从龙王山水库提水到更高的水库。

连续20多天的供水， 龙王山水库水位
开始增长，库存达1200万立方米。事实上，5
月以后，小麦已经不怎么需要水了，他们在
为下一季庄稼做准备。

“马上就到插秧季节，用水量会更大，
如果旱情延续， 提水量还得继续加大。”让
清水坝电灌站站长张洪海尴尬的是， 他的
另外3台泵还没装好。

在电灌站工作了21年的张洪海介绍，
今年旱情比1996年更严重， 当年清水坝电
灌站提水量也仅有200万立方米，现在已经
达到了1000万立方米。

“旱情还在延续。”李国华说，1~5月，该
县降水量123.6毫米，是常年的46%。水库塘
坝等水利工程蓄水7126万立方米， 相当于
常年同期的31%。淮河、洪泽湖水位还在持
续降低。

5月31日，洪泽湖水位降至12.00米，低
于12.50米的正常通航水位0.5米，逐渐接近
11.50米的最低通航水位，500吨级以上的
大吨位船舶航行已非常困难。

尽管竭尽全力抗旱， 但让李国华隐隐
不安的是，7月， 他们极有可能还会遇到涝
灾。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还是做好另一手
准备吧。”李国华愁眉不展地说。

本报淮安6月2日电

淮河水位下降， 岸边是干枯的青苔和死鱼。
本报记者 李润文摄

（上接1版）
爸爸到外面去巡视了一圈，有商店，女

儿买点儿女人用品还算方便。再擦火点烟，
还能点着，说明氧气还够。这名老军人明白
“生命禁区”意味着什么，嘴里支持女儿的
选择，心里却止不住地担心。

理想遭遇现实，她毅然选择留下
爸爸走后，彭燕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战

场”———军分区门诊所的治疗室：除了桌子
凳子外，只有一个高压锅。卫生员告诉她，
高压锅是用来给注射器消毒的。

看到第一场雪，她兴奋得给妈妈写信。
之后，她就领教了那曲雪的厉害：下雪睡觉
时，床不能挨着墙，否则第二天头发就粘在
墙上了；军分区院子里的井也冻上了，用水
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提，那里的井太深，她只
好向战士求援； 注射液从药房里拿出来时
是液体，针扎进去还没抽就冻成冰了，只能
放在炉子上烤化了再用； 把药往针管里抽
也一样， 得边抽边化冰； 她把过期药品扔
掉， 老卫生员又捡回来，“门诊所实在太缺
乏药品了”。

想到的、没想到的困难都来了，和她一
同来的两名护士都走了。 爱女心切的妈妈
想方设法为她争取到一个到第三军医大学

学习的名额，而且是读医师专业，毕业后可
以改行当医生， 又能离开那曲———她实在

放心不下独生女儿。
“当理想遭遇现实， 说我一点儿没动

摇，那不实事求是。”彭燕说。
事实上，短暂的那曲生涯，既让她看到

了那曲的苦和难， 更让她看到了在恶劣的
自然条件下，那曲的官兵、藏族同胞对医护
人员的渴求。

初识彭燕， 记者觉得她是一个挺柔弱
的女人。深入采访后，就会发现她其实是个
很坚强、有主意、很果断的女人。比如，当初
她去军校报到，赶上中午没人，接待的人让
她下午两点再来。 她就利用中午这点时间
将自己齐腰的长发剪成了男生发型———反

正进军校就要剪，不如自己动手。
正是这种性格， 让她选择留在那曲。

“我连那曲的地皮都没踩热就走，那不是当
逃兵吗？作为军人，我怎么能逃跑呢？”她在
日记中写道。

“被需要”让她无法停下来
彭燕所在门诊所的主要工作是为驻守

在那曲的官兵提供医疗服务。 他们组成医
疗队， 到驻有官兵的地方去巡诊， 送医上
门。

一次去索县巡诊，那路是“S”形的，一

边是高山，一边是悬崖。冰雪覆盖的路面让
汽车步履维艰，彭燕只好背上药箱，下车步
行。一阵风雪袭来，她一个跟头摔在地上。
根据以往的经验，跌下去最多就是蹭破皮、
流点血， 但这次麻烦了， 她失去平衡的身
子，“嗖”地一下沿着斜坡滑到了悬崖边，半
个身体悬空了！

彭燕死死抱住路边一根凸起的冰柱，
在同事的拉扯下才爬回路面， 从死神手中
挣脱了。 人上来了，10个指头却粘在冰柱
上，挣不脱，也扯不下来。最后，卫生员杨海
捡来石头，一点点把冰柱敲碎，才让彭燕得
以脱手。她的手被冰碴儿刺得鲜血直流，在
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寒风里， 鲜血又瞬间凝
固。彭燕抖抖身上的雪，又重新上路，直至
巡诊完最后一个哨点。

第一次跟随医疗队下基层巡诊的卫生

员马安帮被深深震撼了。他不知道，在那曲
的12年，这样的场景对彭燕来说，是常态。

那曲有11个区县， 距离军分区驻地平
均有300公里，最远的县则有700公里。这些
路上布满了雪峰、峡谷、沼泽、冰河，还有不
期而至的暴雪、狂风、雪崩、塌方、泥石流和
野兽。可以说，每一次巡诊，都要与死神搏
斗。

彭燕身上严重的关节炎， 就是对一次
巡诊的“纪念”。她清楚地记得，那是2000年
冬季的一天早上， 她跟随医疗队去聂荣县
巡诊，途中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牛头山时，
暴风雪来了。

漫天飞舞的雪花，掩埋了前进的路。当
时的医疗队还没有先进的移动设备， 无法
申请救援，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救援。

为了防止短时间内被冻僵， 大家紧紧
抱成一团，互相取暖。彭燕是此行唯一的女
同志，大伙儿首先想到了她，准备把她围在
人群中间。可彭燕死活不肯，她连推带拽地
把年纪较大的王医生拉到最中间， 自己排
在外围当人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呼啸的寒风完
全没有停止的迹象。为了鼓舞斗志，大家一
遍又一遍地唱战斗歌曲， 一个接一个地讲
励志故事，渴了、饿了，就捧一把雪塞在嘴
里吃。

次日凌晨两点多， 当聂荣县人武部组
织的民兵搜救队在漆黑的夜里发现他们

时，雪已经快齐腰深了。
那次巡诊之后， 关节炎就与彭燕永远

相伴了。一遇天气变化，她的双膝就疼痛难
忍，“比天气预报还准”。

所有这些苦与难， 都在热切的 “被需
要”中被冲淡了。

作为那曲军分区唯一的女性， 彭燕的

地位真有点“不可替代”。新战士惧怕高原
环境， 总觉得自己生病了， 彭燕的耐心讲
解， 他们最听得进去； 一些官兵不愿意跟
别人说的心事， 却愿意跟彭燕倾诉； 来探
亲的家属患病， 她是 “最合适 ” 去帮忙
的； 两口子闹别扭了， 她是最合适的调解
人； 她怀上孩子了 ， 一位参谋专门找到
她， 说想摸摸孩子感受一下胎动， “因为
工作太忙，妻子从怀上孩子到出生，都没能
回老家看一眼”……

彭燕说， 她常常想， 作为一名普通护
士，如果被分配到内地的大医院，她也许就
只是一棵不起眼的小草。但在缺医少药、官
兵渴盼、群众急需的藏北高原，她可以用自
己真诚的爱心和丰富的护理经验， 争当一
株“参天大树”。

看到官兵们见到医疗队时由衷的高

兴， 看到官兵们解除病痛后的健康快乐，
看到官兵们听到一个女人唱歌后的愉悦表

情……一切的一切， 都让彭燕感受到她在
这片高原上 “被需要”。 那曲12年， 这种
感受一直推着她， 让她无法停下来， “停
下来就觉得对不起这里的官兵和百姓”。

“只要群众有需要，自己就该去做”
“门巴”在藏语里是“医生”的意思。彭

燕只是个护士， 可那曲的百姓却习惯称她
“彭门巴”。

彭燕笑着解释说， 门诊所有5位医生、
一个护士、 两个卫生员， 虽各有专长与职
责，但工作起来都是全科，“什么都得干”。

一位长期在西藏工作的老军人告诉记

者，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人的角色意识会
淡化，会竭尽全力去克服困难，而不会斤斤
计较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这不，在一次到达萨乡的巡诊中，彭燕

发现藏族妇女措姆表情很痛苦， 她立即猜
测到措姆肯定有难言之隐。 她将措姆拉到
一边，对她进行仔细检查，发现措姆的左侧
乳房因发炎未及时处理，已经化脓糜烂了。

治了措姆的病， 彭燕的心情却轻松不
起来。随着在那曲工作的深入，尤其是渐渐
走近那些与外界鲜有接触的藏族妇女之

后，彭燕发现，在那曲的部分牧区，妇科病
发生率在90%以上， 女人怀孕了还用很紧
的腰带扎着肚子。她们害羞，生了病很少及
时就医，更不愿找男医生看病。

她在牧区还遇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

事： 一名民兵好不容易说服妻子做心电图
检查， 但一听说要躺下露出胸部， 妻子死
活不干了。 民兵把妻子抱起放在沙发上，
按着她才作完检查。 女人站起来， 走了几
步， 发现并没受到什么伤害， 才满含歉意
地笑了。

从此， 藏区的妇女成为彭燕最放心不
下的人。每次巡诊，彭燕总不忘专门为藏族
妇女讲解卫生常识， 引导妇女们养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 努力转变她们羞于谈论妇科
疾病的观念。如今，不少牧区妇女开始勤洗
澡、勤检查，妇科疾病发病率逐年下降。

去孤儿院，她“看到那些失去父母的孩
子太可怜了”。于是，她自己掏钱给孩子们
买书、买玩具，周末陪孩子们玩，给他们洗
澡、编小辫、讲故事。后来，孤儿院的孩子都
叫她“妈妈”。

在福利院， 那些年迈的藏族老人拉着
彭燕不撒手，她是这些老人共同的女儿。他
们中谁生病了，只要一个电话，不管多晚，
不管什么天气， 彭燕准会以最快的速度赶
到。她在他们过生日时捧来生日蛋糕，祝福
他们健康长寿； 她在他们弥留之际拥他们
入怀，为他们送终。

为43名妇女接生 ； 为农牧区培养医
疗骨干 ； 自学兽医知识 ， 为生病的牛羊
治病； 自己掏钱买来摄录机和笔记本电
脑， 将电视里播放的各种农牧业实用技
术录下来， 利用巡诊时机， 给不通电的
农牧区群众播放， 帮助他们掌握脱贫致
富的技术……

做这些的时候， 彭燕完全忘了自己只
是一个护士。 她认为， 自己是一名共产党
员，一个金珠玛米，只要群众有需要，自己
就该去做。

“如果我是下一个”
5月下旬， 记者从风和日丽的拉萨出

发，到达那曲却遭遇大雪，晚上的温度更是
降到零摄氏度。 彭燕一边提醒记者快穿上
军大衣，一边说，我们这里七八月也经常下
大雪。

自1959年组建那曲军分区以来， 彭燕
是到此工作的第57名女军人。 包括彭燕在
内， 只有7名女军人在那曲坚守了10年以
上。目前，除彭燕外，其他6位可敬的女军人
都因患上高原病， 最多只活到37岁就失去
了生命。

“别的姐妹我只在烈士陵园里凭吊过，
但段姐和郑姐是我眼睁睁看着走的。”彭燕
说。

彭燕提到的段姐叫段绍慧， 郑姐叫郑
金玉。当年，她们3人同在那曲当护士，被那
曲官兵称为 “藏北高原的三朵雪莲”。2002
年，36岁的段姐走了；2004年，37岁的郑姐
也走了。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彭燕
这最后一朵雪莲身上：快调走吧，这里不是
女人待的地方！快调走吧，说不定下一个就
轮到你了！而此时的彭燕，已经患上风湿性
关节炎、慢性胃病、心肌缺血等5种疾病。

彭燕承认， 两位好姐姐的英年早逝对
她的打击特别大，影响特别深。“在那曲，难
道生命真的这么脆弱？” 她在日记里问自
己，如果我也走了，孩子怎么安排，丈夫怎
么安排， 年迈的父母怎么安排，“我自己悄
悄设计了好多种方案”。

她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 她忘不了第
一次见到西藏退伍兵的情景： 她当时是学
校军乐团的成员， 奉命去机场迎接从西藏
退伍的老兵，等了两个多小时飞机才到。舱
门一打开， 原本有些抱怨的姐妹们惊呆
了———出来的老兵一个个像生了病一样，
有的脸色发黑，有的脸色蜡黄，还有的脸上
呈现出茄子皮一样的紫色…… “我一直无
法忘记这一幕， 我为高原军人的奉献而感
动。 如今我也在高原， 我想为他们多做一
点。”彭燕说。

有人问彭燕会不会一直待在那曲，彭
燕说：“不会。我才32岁，还年轻，等我身体
不适应了，我就回去孝敬父母、照顾女儿。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军人，如果无法胜任工
作岗位， 那么他对部队作的最后贡献就是
选择‘下岗’。”

记者以前听说那曲的环境恶劣到连树

都无法生长。 进入那曲境内， 记者留心观
察，果然没见到一棵树。

走进那曲军分区大院， 记者却意外地
发现了一棵树， 据说这是一代代那曲官兵
年年坚持不懈种树收获的唯一成果。 这棵
长了十几年依然只有一米多高的树今年没

有吐绿， 但树下冒出了一点点新芽。“这是
这棵树的根长出来的， 说明这棵树扎下根
了。”院子里的官兵告诉记者。

看着在树旁一直笑着、 身高1.64米体
重仅80斤的彭燕， 记者觉得， 她就像这棵
树。

坚守在“生命禁区”的最美军人

（上接1版）灌渠直径超过50厘米，引水泵直
径却不到一半，和管渠不配套。第三，灌渠
架得太高，阻碍了农民出行。

他说：“别说村民的话， 就是村干部的
意见也听不进去。我们多次反映情况，上面
说方案已经报到省里了，改不了。”

记者了解到， 作为县人大代表， 王少
华在2007年县十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
曾提交过第59号建议案： “关于完善五洲
大畈农业开发抗排泵站改造建议”。 项目
实施单位县农业开发办竟然如此回复：“您
所提出的问题， 县农发办已迅速组织专班
会同巴河镇政府、 项目区相关村进行了现
场办公……从项目实施情况看， 整个五洲
大畈配备的泵站设备是合理的。”

在采访中，巴河镇委副书记王习潮说，
灌渠建成好多年了， 没有用是因为修灌渠
时这里都是种的水稻，需水量大，这些年逐

渐改种旱季作物了，不需要灌溉。
浠水县农业开发办副主任周敏接受记

者采访时， 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五洲大
畈灌渠项目已经过了国家、省、市农业开发
办验收合格， 一直没有启动是因为当地没
有旱情，不需要抽水。农民拆毁灌渠是个别
情况，村里没有管好，这说明一家一户的小
农思想与设计理念发生了冲突。”

打通“最后一公里”有多难
记者了解到，4月底开始， 巴河镇花了

好几万元， 组织施工队恢复被村民损毁的
灌渠。这又被村民怒斥为“掩耳盗铃”的“面
子”工程。余秀珍说：“这样接拢只是为了好
看，应付检查。我一个老太婆用一个手指就
能把接缝处的水泥扒开。你们看，过去架起
的管渠有的又被埋入地下，落差一米多，水
哪里过得来啊？”

村民们领着记者来到灌渠泵房， 取水
管只剩下半截露在泵房窗口， 取水口看不
到水源，堆积着杂草，泵房里只有抽水泵，
电机设备杳无踪影。村民纷纷说，对今年中
央和省里的“一号文件”充满期望。盼的是
国家大修水利能改善他们的农田水利设施

条件， 有些担心的是国家的水利建设资金
又被花在不是正经地方， 新建的水利设施
又成了摆设。

有关专家表示， 浠水县灌渠工程的风
波暴露了各地建设农田小水利的共性问

题，比如设计建设低标准、重建轻管、听取
老百姓意见不够、动态监管薄弱、责任追究
不畅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大家
对农田小水利建设关注度有所上升， 但与
大型水利工程相比， 农村小水利还需要一
些切实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

华中师范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教

授、博士生导师邓大才说，如果说骨干型、
大型水利工程是人体的心脏， 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就是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通了，心
脏再好，人也要生病，无论大小一样重要。

他建议，像骨干水利工程、大型水利工
程一样重视农田小水利， 并统一规范与要
求，完善全程监督机制，对无效工程的责任
人要问责，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的，要追究
处分。“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工程产生老百姓
切实能感受到的效益， 保证小农水资金的
效益发挥。”

湖北省水利厅统计显示， 改革开放以
来， 该省小型水利设施总蓄水能力下降了
40%左右，灌排效率衰减一半以上，中小泵
站老损率达65%。目前，全省40%的农田不
能保收，60%的农田也只能抗御5年一遇的
灾害。水利设施境况如此，“靠天吃饭”的局
面怎能改变？ 新华社武汉6月2日电


